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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摇水摇石

一

“若看姑娘钓鱼台，待看风景燕子崖。”是流行在沂蒙山

区的一句顺口溜。这钓鱼台不是北京专住“高干”的那个，

而是沂蒙山区的一个不大的山庄。这顺口溜说的是钓鱼台的姑

娘漂亮，一个赛一个；燕子崖的风景美丽，一处胜一处。

燕子崖离钓鱼台不远，但比钓鱼台有名。有名的原因，一

是风景好，二是特产多，三是对革命贡献大。

且说风景好。这里是山就有崖，是崖就有洞，是洞就有

水。有了这几样，那就不是一般的山青水秀、柳暗花明。你闭

上眼睛随便想好了：悬崖峭壁上，巉岩嶙峋；洞穴通幽，瀑布

倒挂；松在半空长，燕儿低处飞。外加崖下积水成潭，水漫成

溪⋯⋯那是什么景色？至于燕子崖村西的百丈崖，那更是堪称

一绝。百丈崖上有一个洞叫织女洞。最是有名。———为什么叫

织女洞，有很多传说，这些传说玄乎其玄，恐有考证癖的读者

不相信，故不写它。与燕子崖一河之隔，花松掩映着一个不大

的山村，叫牛郎官庄。两下一联系，就不由得使你产生许多遐

想。这番说来，那“待看风景燕子崖”的顺口溜，不诳你吧？

燕子崖的特产很多，苹果、柿子、大红枣、花生、栗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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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鸭梨，最有名的还算“秤星儿石榴”，城里人叫山楂或山里

红。每当这玩艺儿快熟了的季节，你去看吧，一个个刚开始要

当母亲的或仅仅有点先兆的少妇们，像馋嘴孩子似的，狼吞虎

咽、山吞海吃。独生子女政策，使得她们的身子娇了，山里红

贵了。

燕子崖村东有个黑虎泉，用黑虎泉水酿出的柿子酒、枣

酒、山楂酒，格外醇香。山里人不会做广告，要是雇个相声演

员或摩登女郎在电视上“吹吹”，准会让全国名牌色酒的厂家

嫉羡不已。

这是吃的、喝的方面。人的方面呢？就数复员军人了。这

地方当兵的出去得多，大学生考得少。这里很早就是解放区，

全省稍微著名一点的战役，大都有燕子崖的人参加和牺牲，几

乎家家都是军属或烈属，县民政局的优抚名单上，这里的人最

多。

如此说来，燕子崖对革命的贡献，就不能算小吧？

更重要的是这里还出一种“奇”产———比特产还奇，叫

“上水石”。

燕子崖南山整个的就是一块上水石，薄薄的一层沙土盖

着，将土扒开，随便刨下一块，稍加修饰就可以做盆景。

但人们对这东西的价值发现得很晚。燕子崖的人都知道南

山的石头净眼儿，不结实。人们在南山上造大寨田，用上水石

垒地堰，不如用青石板垒得好。青石可以在上头凿出一条条的

白线。这上水石参差不齐，怎么垒都很一般化，很难合大寨田

的格。

离燕子崖不远的钓鱼台，有个县里面的政协委员。他家的

院子里很早就有一块这玩艺儿，满身的青苔，一些叫不出名字

的小树在上头盘根错节，四季长青，怪好看，但不知道有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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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在山里人的价值观里，好看的本身并不就是用处，就像漂

亮的脸蛋儿不能顶工分一样。那时节，燕子崖的风景好是好，

可穷啊！三根肠子空着两根半的人，跟很注意吃减肥食品的

人，情趣不一样。这地方的人，革命的觉悟高，审美方面的雅

兴差一些。

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里的人在将兴趣转向电视、沙

发的同时，也开始对养花感起兴趣来了，城市的养花运动也冲

击着深山里的燕子崖。不少人对此颇有感慨：如今的人侍弄花

的劲儿，比干“正事儿”认真多了。但社会在进步，人们的

雅兴在提高，当养花之风热闹过一阵儿之后，那些先前领导养

花新潮流的人物又开始将兴趣转向了盆景。“燕子崖上水石

厂”便应运而生了。

二

“燕子崖上水石厂”，说是叫“厂”，其实叫“场”更加

贴切。厂房没有几间，设备没有多少，而且大都室外作业。但

他们的牌子上这样写着，外人也就不去计较。

上水石厂的厂长叫严石，是个转业军人，很年轻。先前这

职务是公社党委书记鲁大根兼职来着，但他当厂长期间，生意

做得很一般化，而且第一把手兼厂长的先例很少，再加上年龄

也不小了，也巴不得让个年轻人来干。他原先对严石的印象不

错，指名提拔了这个“接班人”。但严石当了厂长，领导方式

却不让他喜欢，他开始觉得这小子野心勃勃，有点抢班夺权的

味道。

鲁大根资格很老，进步很慢，解放战争的时候就是区委书

记，如今还是公社书记。这地方曾经住过野战医院，国民党重

３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点进攻山东那年，鲁大根刚当区委书记。敌人进了燕子崖，将

群众赶到村西河滩上，逼问伤员藏到哪里去了。正当敌人严刑

拷打几个老乡的时候，他从人堆里钻了出来：“我知道！”

他把敌人领上了百丈崖：“伤员藏在织女洞里！”

那帮坏蛋邀功心切，没认真考虑织女洞躲藏伤员的可能

性，立时用绳子捆住鲁大根的腰，把他从上边往下送，两个坏

蛋怕他跑了，还把绳头紧紧地缠在自己的手腕上。鲁大根下到

织女洞口，站稳脚跟，把腰里绳扣儿松了，探出身子，一使劲

儿，把两个坏蛋拽了下来。那俩敌人摔到崖下，身子还好好

的，可一拿就碎了，跟高压锅蒸过似的。

鲁大根不识字，连小学的文凭也没有，在执行党的路线方

面，正确的执行得不得力，错误的执行得也不积极。“文化大

革命”，这里开始得最晚；给地富摘帽子，这里进行得也最

慢；学大寨搞得很一般化，搞生产责任制也比别的公社晚一

年。他的办公室里奖状很少，有几张是计划生育方面的，还有

一面部队送的慰问老区人民的锦旗。

但他的威信很高。燕子崖还保留着过去那种老解放区的传

统和习惯，对当过兵的，特别是打过仗、立过功的，特尊重。

山里人“打江山、坐天下”的观念极深，只要打过江山，坐

天下的水平差点儿，也能原谅。所以，尽管那些年燕子崖很

穷，群众也没想到要怨他。他为人不错，光吃请，不受贿，在

买东西上走点后门儿，在人事关系上不走。另外，因为他本人

打过仗、摔死过敌人，他对复员军人很有感情。上水石厂成立

的时候，绝大部分工人都是从他们当中招收的。这地方复员军

人多，他这一手便很得人心。

鲁大根兼厂长，厂里只出半成品，加工很简单，上水石刨

出来之后稍加修饰就出售，价格很低。鲁大根世面见的小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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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上没有多少新道道；工农干部出身，贪财心也不重，想让他

多要钱，他也没胆量。来买的也只是外地人，当地人觉得

“山是我们的山，地是我们的地”，连很低的价钱也不肯出，

晚上偷偷摸摸就去刨一块。这样一来，上水石厂的生意就做得

很一般化了。另外，鲁大根的战友、熟人也多，今天这个捎信

要，明天那个跑来拿，弄得厂里能发下工资去就不错了。

如果不是严石在那里领头儿起哄找碴子，工人们大概仍然

不会想到要埋怨他什么。偏偏这小子花花点子多，要搞什么民

主选举、经济责任制。而重要的是严石也打过仗、立过功，工

人们都听他的。

严石军龄很短，但参加过中越边境反击战。打谅山的时

候，班长牺牲了，他在火线上毛遂自荐当了班长，战后还给他

记了三等功。这回民主选举，他又毛遂自荐当了厂长。选举会

上，当他刚开始举手要当“毛遂”的时候，鲁大根连同工人

们都愣怔了一下，可听完他的竞选演说之后，又禁不住为他鼓

起掌来。这掌声使鲁大根的心里复杂了一小会儿，稍稍冷静之

后，他觉得这小子除了有点儿小野心之外，别的方面还不错，

想当就让他当去。

这么的，严石当了厂长。

三

严石有文化。参军前他上过高中，虽然那时候的高中也就

那么回事儿，但他的档案里是这样写着。

他世面见得大。打仗到过中越边境不必说，他先前当兵的

地方离北京就很近，他说话带点京味儿，爱把主语放到后边

儿。“吃饭了，您哪？”“烧包，你是！”“五元，这个！”还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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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怪好”说成“忒棒”，把“明日”说成“赶明儿”等等，他

说得挺顺口，听起来不别扭。

他很有特长，除了有那段光荣历史之外，还会画画儿，说

“武老二”。这地方把快板书叫“武老二”。为什么叫“武老

二”不好查考，但一提“武老二”就知道是快板书，就像一

提“识字班”就知道是大姑娘一样。

他有点小野心。在他毛遂自荐之前，他就在心里以厂长的

身份多次勾画过上水石厂的前景。他想得很具体、很美，不只

是盆景生产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事业，还因为他每次的规划都

不能不使他想到一个美的人。他把她和上水石厂联系在一起来

勾画。

她叫俞晓燕，是钓鱼台人，这时候在县外贸局工艺美术公

司当会计。她的爸爸便是先前提到的那个钓鱼台的县政协委

员。她的形象堪称“若看姑娘钓鱼台”的标准。怎么好看她

怎么长，该苗条的地方就苗条，该丰满的地方便丰满；她的嗓

子不错，歌唱得很甜，有彭丽媛的味儿。学生时代的俞晓燕，

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“长相好看，学习一般”。她的学习成

绩平平，但并不是因为她懒惰、愚笨，只是因为她从小学开始

便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队员。她跟严石是高中时的同学，一个

唱歌儿，一个说“武老二”，是文艺宣传队的两根台柱子。

他们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恰恰恢复高考制度。严石没敢试，

直接当了兵；俞晓燕考上了工艺美术学校。———这是她填的五

个志愿中的最后一个。她填了几个大专院校之后，觉得把握不

大，就随便填了这个。高中生考中专，是前几年“农转非”

比较有把握的一招，结果就考上了。虽说不如考上大专院校神

气，但小俞很自足，学习成绩平平，能考上这样的学校就算不

错。毕业之后她便分到了现在的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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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多年之前，县一级就有外贸局了，而不管什么单位，一

带个“外”字，那就很洋气。外贸局的楼很大，很高级，但

它经营的业务却跟那座大楼很不协调，除了不用加工的土产和

用玉米皮做的提兜之外，别的实在拿不出多少东西好外贸。俞

晓燕当上了会计，专管验货付款。这工作很轻松，但她却有

“无用武之地”之感。一次她遇见严石，就对他说：“你们就

不能把上水石盆景搞得像回事儿一点，往国际市场上打打？”

他便受了她的启发。

严石当了厂长，他向她求援，另外多少也有点聘贤的意

思：“我代表上水石厂，想请您来鄙厂当技术指导！”

“技术指导？真新鲜！我一个国家正式职工，到你们社办

企业当技术员？”她有点拿架子。

“嘿嘿！临时借用一下，只要你来，你的工资我们包了，

另外，奖金大大的！”

“刚当厂长就说大话，能不能搞好，还是回事儿呢！”

“说说条件吧，你！”

她一下认真起来：“这是我们职责范围内的事，用不着搞

这一套，只要我们头头同意就行！”

“你总得让我们有所表示才行，要不，大伙儿也认为你不

真心实意！”

她沉吟了一会儿：“好吧！我去旅游一趟，路费你给报！”

这条件很奇特，而且想到她旅游的可能原因，他心情很复

杂：“去哪儿？”

“去苏州，去桂林！”

“都是好地方！是蜜月旅行？”

“去你的！我要蜜月旅行还没人陪呢！”

“那你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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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亏你还是搞盆景的厂长！你知全国的盆景哪里最出名？”

“⋯⋯很惭愧！”

“苏州，桂林，分别称苏派和桂派，我想去观摩一下。啧

啧，要打进国际市场，拿一般化的东西怎么行？”

严石的心情一下轻松愉快起来：“好！就这么说定了，咱

们！”

四

俞晓燕工艺美术学校毕业，原来基础就不错，通过观摩学

习，请教名师，那就很容易出水平。她对两派兼收并蓄，汇两

派之精华，求独家之创新，制出的盆景，既可以从中领略苏州

园林的俏丽，又可以观赏桂林山水的奇异。而尤为明显的是，

巉岩嶙峋、乳燕低飞，与青翠的小松树、精致的竹凉亭、古朴

的小石桥相映成趣，把个严石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随口把它定

名为“燕派盆景”。这名字很有含义，可以让人随便去理解，

俞晓燕似猜到了点什么，脸上红了一下。

内行人看到过她制的盆景，无不叫绝，言说除了一对儿小

燕子之外，“燕”派似更接近“桂派”，注重山水的奇异，而

不太讲究树木的造型。这是对的，既突出了自己的特点，又非

常的因地制宜。

这回厂子有点名副其实了，严石又招兵买马，扩大规模，

搞了造型设计、盆景制作三个车间，外加两个采石和名松栽培

队，像回事儿似的。俞晓燕也很够意思，搞设计，带徒弟，联

系定户搞展销，忙得她不亦乐乎，但她觉得业务对口，放得开

手脚，心情舒畅，干得带劲儿。

严石的气魄很大，买卖也越做越大，国内稍微有点名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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宾馆、旅行社不必说，仅日本客商的订货，就够他们干两年。

为了制止社员乱采上水石料，他贴出了个布告，这布告的

形式有点“武老二”的味道：

摇摇诸位老少听仔细，
社办工业要支持！

山是国家的山，

地是国家的地，

乱采石料要罚款，

三者利益都兼顾⋯⋯

他打过仗，威信挺高，这布告很管用。另外，社员们看到

不起眼儿的上水石料，一经加工就那么好，那么贵，也就不再

偷偷摸摸地去糟蹋石料。

现在上水石厂的那些农民式的工人，或工人式的农民，开

始用他们粗壮的手指雕凿玲珑精致的燕派盆景。竹子的小亭、

滑石的小桥，栽到上水石上能活的各种名贵的小松树，在他们

结满老茧的手下尽管显得不太协调，但他们干的很起劲儿。这

种活儿很能陶冶人的性情，还培养出许多额外的闲情逸致。每

当傍晚时分，织女洞下，牛郎河边，黑虎泉旁，便陆续出现了

许多不亚于城市气派的时髦情侣。这里当然是恋人们幽会的理

想所在，没人打扰，不用提心吊胆，但也很容易出点有伤大雅

的小问题。

庄上有个喜欢晚上拿着手电出来拾粪的老复员军人，偶尔

发现某些跟电影上差不多的镜头，情绪很复杂：风景确实不

错，可年轻的时候没好好用⋯⋯如今的年轻人，忒精！

９



五

俞晓燕有了用武之地，并且任之轻松、胜之愉快，有段时

间竟忘记了自己是外贸局的人。她在钓鱼台的家里住，每天上

下班都要经过百丈崖，看着这如诗似画的奇景，这如花似玉的

姑娘就忍不住要唱几句。当她第一次唱出声来的时候，她蓦地

意识到，原来自己有好久不唱了。这时候她觉得燕子崖的天更

高了，燕子崖的景色更美了。她唱“清凌凌的水，蓝滢滢的

天，小芹我洗衣来到了河边⋯⋯”；她唱“树上的鸟儿成双

对，绿水青山带笑颜⋯⋯”净是词儿美的，调子欢快的，让

人听了怪“那个”。

上水石厂的人都对她非常敬重，她没有国家正式职工的架

子，不扭捏，不做作，苦也能吃、活也能干，土也能土、洋也

会洋，玩也能玩、穿也会穿。她甚至实际上领导着燕子崖姑娘

们衣着打扮的“新潮流”，厂里许多女孩子都在各方面模仿

她，有时的模仿，常使她觉得好像在哈哈镜中看到自己一样，

挺逗。

一切都像国营企业似的，甚至某些方面比他们还要实惠

些。定额利润、计件工资，加班费、洗理费、超额奖，星期

天。不冒黑烟，不淌污水，附近的社员也不讨厌。接着，有几

对青年申请结婚，厂里开始征地盖宿舍楼、文化楼、服务楼，

气魄大得不得了。上水石厂今非昔比，人们拿鲁大根跟严石

比，鲁大根已是明显地相形见绌。当俞晓燕将听到的这些，跟

严石谈起的时候，他有点“飘”了，还信口开河说道：“社会

发展到今天，已经不是过去那种‘打江山，坐天下’的时代

了。作为党的干部，思想上要有个认识。仔细考究起来，‘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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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山，坐天下’是沿袭了农民起义军的观念，把职务当成了

战利品，论功行赏，按功排座次！你打过仗，立过功，就给你

个官儿当，你有错误，群众也能原谅，可现在群众看你的是到

底为他们做了什么好事。作为一个党的干部，首先应该是一个

出色的管理员。好像周总理说过这话，对吗，您说？”

他一口一个“党的干部”，好像他就是党的正式干部似

的。但除了他的口气大点儿之外，他说的道理还是对的，观点

挺新，她很欣赏：“很好！”

“一般化吧！哎，星期天有事吗？你？”

她一下警觉起来，说：“干什么，你？”

“陪我到南山转转！”

“应该是你陪我！我是客人，你请来的！”

“我忘了！”

六

燕子崖南山是采石场的所在，山的那面一片松树林，地上

长着青苔，很湿润，一不小心就能滑倒。严石和俞晓燕绕过

来，找到一块石头坐着。他们谈到织女洞的传说，谈到“若

看风景燕子崖，待看姑娘钓鱼台”的顺口溜。严石的审美情

趣儿不低：“风景美，也要有美的人才显得协调，要是风景挺

美，里面净是丑八怪，那就让人倒胃口！”

“但孙悟空、猪八戒他们，走的地方也很美，却没有人看

了觉得不协调！”

“因为他们不失可爱，另外还有比他们更丑的妖怪！”

“你让我来是讨论审美问题的？谈这个我可以给你开专题

讲座，我比你懂得多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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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是！我请你来是讨论上水石问题的。你看，上水石不

是树上结的，结了摘，摘了还能结，采完了就没有了，你估计

这座山能开采多少年？”

“原来是个数学问题！如果你要的是不精确的数字，我看

起码一百年没问题！”

“那就好！我们这一辈子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有事干了！”

她注意到他说的 “我们”，脸上红了一下，嗔怒地说：

“谁跟你‘下一代’！”

“是总体的‘我们’，不是单指你和我。———哎，你干吗

老是挑字眼儿？”

“因为我预感到你开始动坏心眼儿！”

他马上庄重地说：“放心好了！我还没有那个资格！”

她听了，心里反倒不舒服：“开句玩笑，何必当真呢！”

“本来就是这样！”

她一下子尴尬起来。

他突然狠狠地说：“这么好的地方，搞得这么穷，真是一

群废物和笨蛋！要是我当了公社书记，我就把燕子崖搞成沂蒙

山的小特区、旅游区、大花园儿！”

她为他的设想所振奋，也为他说话的口气吃了一惊，说：

“怪不得人家说你有野心！当工人的时候想当厂长，当了厂长

又想当公社书记！”

“如果不是为自己，野心越大越好！”

她也认真起来，说：“从前，虽然是同学，但对你并不真

正了解，我学习很一般，你比我还差点儿。现在，倒是确实要

对你刮目相看了！”

“多蒙抬举！”

“我家有块上水石，知道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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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听说过！”

“我从小就喜欢它！它有很多道道儿；它有一种精神！”

“什么道道儿？”

“比方它是怎么把水吸上去的？”

“什么精神？”

“它把吸取的完全奉献！”

“精辟！———那么，你还走吗？”

“有不走的打算！就看厂长阁下欢迎不欢迎！”

严石忽然站了起来，脚下一滑，摔到了，说：“欢迎欢

迎！真没想到你会屈尊⋯⋯”

她“嗤”地笑了，说：“我也没想到你会屈尊给我下跪！”

七

机构改革。一号文件。商品生产。一九八四年的春节过

后，燕子崖的政治生活中，发生了好几件大事。

机构一改革，鲁大根离了休。他接受了别人“离休之后

不找点事干死得快”的教训，找到严石请求：“我到你厂里干

点杂活行吧？不用你给补差，我是离休，工资拿百分之百！”

严石很感动：“您当我们的顾问吧！说实在的，从前没有

您张罗，咱上水石厂怎会有今天的规模！特别咱厂的复员军

人，心里一直想着您！”

“哪里话！还是你们干得好！不瞒你说，我偷偷买了一盆

咱厂的盆景，可真好，看着就让人多活两年！”

他们都笑起来了。

再说俞晓燕在南山上让严石话赶话地激着，说是不回去

了，可心里也不是一点遗憾都没有。不管怎么说，全民企业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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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社队企业也还是有许多吸引力。如今中央一号文件一传达，

农村商品生产前途灿烂，她心里也踏实了许多，而且上水石厂

还有许多产品以外的东西吸引着她。春节过后，她就痛痛快快

地办了去薪留职手续，正式报了到。

再过些日子，当上水石厂第一次举行集体结婚典礼的时

候，有人让严石介绍他把“国家正式职工”搞到手的经验，

他大大咧咧地说：“上水石是好东西，除了它把吸取的完全奉

献之外，它也可以充当某种媒介的！”

如此说来，上水石可真是个宝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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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摇印摇儿

摇摇冬天的阳光多么好！沐浴在冬天的阳光里，像被心爱的人
抚摩着，又温暖、又柔和，也不扎眼，也不让人大汗淋漓。如

果一定要山里人投票选举一年四季中的最佳阳光，那么百分之

九十以上的山里人，肯定会投冬天的阳光。

冬天的阳光对山里人格外重要。他们的家里又没有暖气，

也没有烧煤的铁炉，房子还透风撒气，屋里比屋外还冷，这阳

光便成了主要的取暖能源了。

沂蒙山有个诸家庄，诸家庄外有围墙。这围墙是国民党反

动派吴化文修的。吴化文驻扎诸家庄，他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修

围墙，建学校，盖屠宰场，在别的地方抢了东西受用不了，还

分给庄上的老百姓。诸家庄的人对吴化文就恨得不是很厉害。

这地方的庄名很有意思。一个叫诸家庄，另一个叫葛家

庄，再一个就叫诸葛。传说诸葛是诸葛亮的家乡，但不足为

据。这地方的人喜欢把名人往自己那块儿拉，有影儿没影儿地

造一些依据出来，其实那庄上没有一家姓诸葛的。“文革”初

期，那庄上有个在公社供电站干亦工亦农的，倒是把自己的姓

名改过一回，叫“诸葛新宇”，听起来跟姓欧阳差不多好听，

但时间不长，他就不姓诸葛了，还仍然姓他的朱。

三个庄三足鼎立。吴化文抢杀掳掠，只抢葛家庄和诸葛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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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，偶尔也将那两个庄捎带一下。那两个庄及其以远，就对诸

家庄恨得狠狠的，说那庄是“沂蒙山的小台湾”，“一窝汉奸

国民党”，“没有一个好杂碎儿”；后来是“一窝地富反坏、牛

鬼蛇神”；再往后就成了“要是庄上兴成立政协，那庄自己就

能成立一个”。

诸家庄外的围墙只有半堵，在村东。吴化文没修完就开拔

了。那围墙很高，从庄里看不怎么高，从庄外看就很高，———

与地势有关。围墙外有一条路，路以外是沂河，河边的柳梢儿

跟那条路差不多平，站在河滩上看，自然就很高。

那围墙很宽，上边儿能开一辆美国吉普；两边是一色的青

砖砌成，中间再用土填平。

现在很少再有那种砖了。那砖很大，料很细，质很软，若

是用一根指头摁在一个地方来回旋转，不一会儿就能钻出个小

坑儿来，指头也不会觉得疼。

诸家庄很朝阳，太阳一出来就能照到全庄，最先照到的便

是那半堵墙。

当太阳刚刚照到那半堵墙的上半截儿的时候，大名鼎鼎的

田步之一瘸一拐地就来晒太阳了。他个子不高，身材瘦小，五

官长得很集中，你说他五十岁也行，六十岁也像；一条腿是好

好的，另一条腿却就不能打弯儿，永远是直戳戳的。他外号叫

“恬不知耻。”

说他大名鼎鼎，你还甭不服气，一说你就能知道。先前有

个样板戏叫《红嫂》不是？后来改名叫《红云岗》的？红嫂

出在俺沂蒙山你也不怀疑吧？她乳汁救伤员，还为亲人熬鸡汤

什么的？红嫂的家就是诸葛，她救的那个伤员就是他！那位要

说了，那个伤员伤好之后不是追赶队伍去了吗，怎么还在这

里？那是戏呀！凡事一上了戏就不好研究了，更甭说还“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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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”什么的了。戏里他还是排长哩！人模人样的还怪英俊

哩！舞舞扎扎的还怪潇洒哩！其实他一个字不识，关于他负伤

的那一仗是怎么打的也稀里糊涂，还不如历史反革命胡尧才知

道的多；他连个班长也没当上，小头小脸儿的不英俊，个子不

高也潇洒不到哪里去。

那时节，八路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搞运动战什么的，他

一条腿的膝盖那地方碎了一块儿，“伤筋动骨一百天，”待他

伤养得差不多的时候，队伍早不知运动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其实

他就是追赶上队伍也不好办，他一瘸一拐地怎么打运动战？他

就在红嫂那庄上落了户。

沂蒙山像他这种情况的多了，你也无须大惊小怪。

沂蒙山解放，人民政府动员这帮人出来工作，弄个乡长或

民政助理的干干，当然也动员过他，不想他还牛皮闪闪、熊头

八脑：“工作？工作个锤子①？老子南征北战好不容易在这块

儿落了户，连几天安生日子也不让老子过呀！日你个先人！”

他是四川人。

往后，他年龄不小了，在诸葛找不着对象，红嫂托人在诸

家庄给他介绍了一个，他便来诸家庄当了上门女婿。

诸家庄阶级状况复杂，没有一个共产党员，国民党倒有好

几个。他当然就是共产党员，可他思想成问题，经常说落后

话，对三面红旗也有点小看法；他还跟历史反革命胡尧才打得

火热，说是“最佩服的就是他”；加之他牛皮闪闪，对上边儿

来的脱产干部也不尊重，又长期不过组织生活，“文化革命”

一深入，就让上边儿派来的脱产大队革委会主任，原在公社供

电站干过亦工亦农的那个诸葛新宇给吐了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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